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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 蹤

今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是
﹁
戊
戌
變
法
﹂
一
百
一
十
五
周
年
紀
念
日
。
我

想
起
了
光
緒
皇
帝
的
老
師
翁
同
龢
來
。

翁
同
龢
。
江
蘇
常
熟
人
，
為
咸
豐
狀
元
，
遴
選
為
同
治
、
光
緒
兩
朝

皇
帝
的
老
師
。
他
做
了
光
緒
皇
帝
二
十
多
年
的
老
師
，
師
生
之
誼
和
思

想
血
脈
的
勾
連
，
使
光
緒
皇
帝
登
基
後
自
然
忘
不
了
這
位
恩
師
的
嘔
心

瀝
血
的
培
養
和
教
誨
，
更
想
把
他
當
作
自
己
最
親
密
的
輔
佐
大
臣
來
御

用
。
光
緒
五
年
，
四
十
九
歲
的
翁
同
龢
被
任
命
為
工
部
尚
書
；
光
緒
八

年
，
充
任
軍
機
大
臣
；
光
緒
十
二
年
，
調
任
戶
部
尚
書
；
光
緒
二
十
一

年
，
六
十
五
歲
高
齡
的
翁
同
龢
行
走
於
總
理
各
國
事
務
的
衙
門
之
間
；

光
緒
二
十
四
年
，
他
充
任
戶
部
尚
書
協
辦
大
學
士
。
直
到
一
八
九
八
年

六
月
，
慈
禧
太
后
一
紙
﹁
聖
諭
﹂
將
他
開
缺
回
籍
。
追
溯
其
簡
歷
，
可

謂
伴
隨
㠥
光
緒
皇
帝
的
全
部
執
政
年
代
。

作
為
光
緒
皇
帝
的
老
師
，
翁
同
龢
在
維
新
變
法
中
的
作
用
非
同
小

可
。
從
傳
統
道
德
觀
上
看
，
作
為
在
朝
的
士
子
，
翁
同
龢
的
個
人
完
善

人
品
行
為
是
無
可
厚
非
的
。
在
中
法
戰
爭
中
，
他
是
主
戰
派
的
中
堅
人

物
，
扶
植
張
之
洞
，
反
對
李
鴻
章
。
到
了
中
日
甲
午
戰
爭
時
，
他
又
竭

力
反
對
李
鴻
章
的
求
和
政
策
，
積
極
支
持
康
有
為
、
梁
啟
超
變
法
，
努

力
實
現
光
緒
親
政
。
據
史
載
，
翁
同
龢
在
接
旨
要
削
職
回
籍
永
不
復
用

時
，
他
如
﹁
晴
天
霹
靂
﹂
；
而
光
緒
皇
帝
也
﹁
驚
魂
萬
狀
、
涕
淚
萬

行
，
竟
日
不
食
﹂。
﹁
聖
諭
﹂
的
次
日
。
翁
同
龢
入
宮
﹁
謝
恩
﹂
時
，
遇

見
光
緒
皇
帝
，
兩
人
相
對
無
語
，
黯
然
神
傷
。
被
削
籍
的
翁
同
龢
回
到

滋
養
他
的
故
土
常
熟
後
，
決
心
隱
居
終
生
，
試
圖
遠
離
紅
塵
，
以
讀
書

寫
字
來
了
此
殘
生
，
取
號
﹁
瓶
廬
居
士
﹂，
意
守
口
如
瓶
，
不
問
國
事
。

但
他
心
情
能
夠
平
靜
嗎
？
能
割
斷
自
身
與
大
清
帝
國
的
臍
帶
嗎
？
顯
然

口
是
心
非
，
在
他
的
骨
子
裡
無
時
無
刻
地
牽
掛
㠥
社
稷
江
山
，
每
天
盼

望
㠥
從
蘇
州
方
面
的
汪
柳
門
、
吳
清
卿
等
人
打
探
到
支
離
破
碎
的
政
治

變
幻
，
以
此
來
滿
足
自
己
忠
君
報
國
的
情
緒
。
譚
嗣
同
等
﹁
六
君
子
﹂

在
北
京
菜
市
口
被
殺
，
光
緒
皇
帝
的
安
危
，
社
稷
朝
政
的
走
向
，
無
不

成
為
他
每
天
的
心
靈
必
誦
課
目
。
官
場
的
沉
浮
，
使
他
看
透
了
政
治
鬥

爭
的
殘
酷
性
，
以
致
使
自
己
早
早
在
隱
居
的
墓
廬
挖
了
一
口
特
別
寬
大

的
深
穴
，
只
等
老
佛
爺
有
朝
一
日
心
血
來
潮
賜
他
一
死
。
這
等
死
的
心

境
是
何
等
的
痛
苦
！
在
他
的
絕
命
詩
中
寫
道
：
﹁
六
十
年
中
事
，
淒
涼

到
蓋
棺
。
莫
將
兩
行
淚
，
輕
向
汝
曹
彈
。
﹂
我
彷
彿
又
見
到
這
位
翁
老

太
爺
在
蒼
涼
之
中
強
作
精
神
的
蒼
白
悲
忿
的
面
影
。

翁
同
龢
是
近
代
江
南
士
子
中
入
仕
最
長
、
為
官
最
高
者
之
一
。
一
九

○
四
年
為
他
出
殯
開
道
的
聯
語
是
﹁
天
子
門
生
，
門
生
天
子
﹂，
實
乃
道

出
了
他
的
資
歷
與
地
位
，
可
是
在
他
生
前
的
遺
囑
中
早
囑
咐
家
人
左
右

﹁
身
後
不
得
鋪

張
﹂
，
草
草
掩

埋
，
只
立
自
己
生

前
手
書
一
塊
﹁
清

故
削
籍
大
臣
翁
同

龢
之
墓
﹂
的
普
通

碑
石
，
削
籍
者
的

心
靈
譫
話
和
魂
歸

天
下
的
心
路
歷

程
，
實
在
讓
人
思

索
、
評
說
。

自古以來，中國人對山始終懷有一種敬畏。這種
敬畏說到底就是對大自然的敬畏。別的不說，就以
筆架山為例。何謂筆架山？說白了就是像一副筆架
的山。
縱觀全國各地，可謂處處有筆架山，可見這自然

山水雷同之處還真不少。不過，仔細一想，雷同之
何來？說白了就是人的一種敬畏心理形成的。當
然，也富含另一種寄盼。筆架山，單從這名稱就可
以知道，這是一個很文雅的名字，通過它，可以知
道人們內心深處對它的寄盼有多深。按照中國人根
深蒂固的傳統思維，總是認為居家如果能面對筆架
山，子孫就會人才輩出。且不說這種迷信說法是否
可信，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其實也符合人類生存和

諧的大道理。
井岡山市也有一座非常著名的筆架山。相傳，從前有兩個窮秀才，連考

三年，都榜上無名。只好上山砍柴，維持生計。後其中一人得叫化子賜贈
一枝毛筆，一隻筆架，沒想到，被另一人調包，意外落榜，而那人高中狀
元。那人中狀元後翻臉不認人，還狗仗人勢，叫化子怒髮衝冠，心想，「如
此衣冠禽獸之人，留下必是禍國殃民，此時不除，更待何時。」叫化子突然
伸開手掌，口中唸唸有詞：「神毛筆，神筆架，物歸原主。」立刻從轎子裡
飛出兩道金光，神毛筆、神筆架徐徐落在叫化子的手掌上。叫化子對㠥神筆
說：「去除奸懲惡吧！」神筆架立即飛了起來，飛到轎子上空，轎子就被筆
架緊緊吸了起來，飛呀飛呀，飛了六六三十六天，越過七七四十九條大江，
最後落到井岡山這個地方，成了這座筆架山。所以，每逢松濤轟鳴，你只要
認真諦聽，還能聽到人的哭聲，據說，那就是新科狀元在筆架山下的嗚咽
聲。不過，據了解，井岡山的筆架山還有個名字叫杜鵑山。
井岡山的筆架山，也就是杜鵑山，位於五指山西南，茨坪西南20公里

處，海拔1357米。景區內以揚眉峰為中心，以險峰、奇石、古松和杜鵑等
景觀為主要特色。那天我們上杜鵑山時，雖然還不是杜鵑花盛開的季節，
但是，滿山的險峰、奇石、古松和杜鵑樹等無不讓人歎絕，尤其是那株千
年杜鵑王，由一組四十四株株株形態美觀的猴頭杜鵑環繞㠥一棵傘狀形的
蒼松所形成，地徑58厘米，高4米多，冠幅達20多平方米，其樹齡高達千年
以上，是名副其實的井岡山「杜鵑之王」。更有意思的是，筆架山的杜鵑和
松樹彷彿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就像戀人一樣，鵑因松而美，松有鵑而奇。
故有「青松戀鵑」和「群鵑嬉松」的景點。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上杜鵑
山必須坐上據說曾經是「亞洲第一索」。當然，現在可能已經不是了。社會
在發展，時代在進步，今天亞洲第一，明天就未必。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初，有個紅色樣板戲名叫《杜鵑山》，它講述的就是

湘贛邊界一支由隊長雷剛率領的自發農民武裝，在女共產黨員柯湘的幫助
下，打敗白匪和地主武裝，最後奔向井岡山的故事。《杜鵑山》的故事就
發生在井岡山，劇中的人物形象就是根據當年一些真實人物為原型塑造
的。為了傳承革命歷史文化，打造紅色旅遊品牌，井岡山管理局將故事發
生地的筆架山，恢復「杜鵑山」的名字。井岡山的筆架山就這樣成了今天
的杜鵑山。由此可見，杜鵑山的復名跟紅色革命有關，這也正是它的靈魂
所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上海青年藝術劇院首次演出現代話劇《杜鵑
山》，之後，北京京劇團、寧夏京劇團分別將其改編為京劇，並於次年公
演。劇中情節就是描寫1927年毛澤東等人領導秋收起義，之後佔領井岡
山，前前後後的歷史過程。2005年，該劇在北京京劇院復演，可見，這確

實是一部偉大的史詩。一座山，一段歷史，這樣演繹下來並不多見。
不過，我真的有點搞不清楚，井岡山的筆架山原名叫筆架山，還是叫杜

鵑山。顧名思義，筆架山是因為山的形狀如筆架而得名，而杜鵑山肯定是
因為山上長滿杜鵑而得名。此外，杜鵑山的由來也有傳說。相傳，杜鵑山
下有兩個小伙子，自小喜歡在山上玩耍，杜鵑山是一座靈山，山中有杜鵑
仙子。兩人在山中意外結識了美麗善良的杜鵑小仙子。一天，小仙子下山
而來，對二人道：「好男兒志在四方，你們應該出去成就一番事業。」說
㠥便從懷中掏出7件物品，置於桌上，道：「這是我和我姐姐的七件寶物，
你們二人各選一件，帶出去各自發展吧。」還對二人說：「這兩件東西都
是寶貝，你二人只要勤奮努力善加利用必成大器，五年後，你們回來將寶
物歸還與我，我自在山中等候你們二人回來。」說完便飄然而去。二人得
了寶物，果然好運連連，幾年間一個中了狀元，一個成了富甲一方的大富
豪。5年之約到了，二人衣錦還鄉，迫不及待來到山中，尋找小仙子，可是
尋遍杜鵑山也找不到，只是滿山杜鵑花開，非常美麗，令二人喜不自禁，
沉醉其中。杜鵑山就是這樣得了名。
筆架留韻，杜鵑傳情，果然美妙。一個象形，一個會意，真的各有千

秋。筆架山以其象形，與後世之人結下情緣，杜鵑山以其會意，令後世之
人無限神往。如今的她，作為井岡山的一張名片，已逐漸為世人所知，她
是井岡綠色明珠，也是井岡山目前唯一一個集自然山水風光、革命歷史遺
跡、客家民俗風情、歷史人物四位一體的生態景區。杜鵑山以「十里杜鵑
長廊」、「七大峰」、「五大奇觀」享譽世界。景區森林覆蓋率達98%以
上，被聯合國環境保護組織譽為全世界僅有的保存最完好的亞熱帶常綠闊
葉林，是名副其實的「天然氧吧」植物寶庫。
末了，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此行一段愉快的經歷。那天，我們穿

㠥紅軍服，坐索道上杜鵑山時，已是午後3點多，於是，走馬燈似看了幾個
景點，來到二號觀景點，女導遊不走了，她說，下一個觀景點最美，可惜
時間來不及，走過去前面還很遠，現在已經5點，索道工作人員5點半就下
班了。看大家都在那裡互相拍照留念。我和幾位團員意猶未盡，很想再走
一程。於是，互望一眼，二話不說，就向下一個觀景點快步深入。有兩位
「女紅軍」見我們孤軍深入，也緊跟上來。杜鵑山的棧道都設在半山腰，我
們的腳步就像騰雲駕霧一樣踏響山腰，剛開始有些興奮的那兩位「女紅軍」
開始有些跟不上了，開始小跑起來。然而，我們卻不能停下來等她們，只
能繼續快步行軍，如果她們確實跟不上只好打道回府了。我們目的地很明
確，就是到三號觀景點看「金雞報曉」然後就往回走。三號觀景點離二號
觀景點確實有點遠，要在半小時內來回確實需要腳力。當我們到達三號觀
景點時，回頭一看，兩位「女紅軍」正氣喘吁吁，香汗淋漓趕到。「快
點，拍個照留念。」就這樣，相機「卡嚓－－卡嚓」幾聲之後，我們就開始
往回走。兩位「女紅軍」又是一路小跑，差點就走不動了。當我們趕上
「大部隊」時，大部隊正好要坐索道下山，我們並沒有掉隊，要是不說，同
志們還沒有察覺。
這是一段難忘的行程，我們終於也體驗到了當年紅軍艱苦奮鬥的精神，

若我們只相信女導遊的話，放棄行程，那我們不僅錯過了最美的景點，也
錯過了體驗的過程。因此我想，凡事只要有信心，只要肯去努力，不怕困
難，就有化一切不可能為可能的可能，這應該也是井岡山精神的另一種現
代演繹吧。且以此共勉之。

英國王室又添新成員，凱特王妃誕下
一個龍種。
說是龍種，其實未必合適。因為龍在

西方並不受人歡迎。我們認為尊貴、美
好且神奇的東西，歐洲人卻認為邪惡。
古老的緬甸有個傳說，稱村裡有邪惡

的龍作怪，每年都要地方上奉獻一個處
女。為此，每年村裡都有少年前去屠
龍，但一去不回。這一年，又一個英雄
出發了。為防萬一，村裡安排膽大的人
暗中跟隨。尾隨者看到，在裝滿財寶的
山洞裡，英雄殺死了惡龍。然後坐在龍
的屍體上，身上漸漸長出鱗甲，成了一
條新的龍。——這故事讓人覺得絕望，
世道輪迴，實在是一個噩夢。算是一點
題外話。
英國小王子誕生，舉國狂歡。為此，

英航推出了優惠措施，規定凡是兩歲以
內的嬰兒，都可以免費乘坐英國航空公
司的班機飛往倫敦或英國的其他城市。
這條新聞，對打算一家三口去英倫三島
旅遊的人來說是個好消息。只是，對我
這樣一個接近中年的男人而言，意義不
大。
英國人對王室的態度，其實比較理

性。而英國的王室，似乎也一直在注意
調整自己的形象。當年戴安娜去世，舉
世震驚。再後來，有媒體爆出查理斯王
子與戴妃婚姻內幕，直讓英國王室的形
象落到了冰點。直到前幾年，媒體還在
傳言，查理斯是一位同志哥。王室的醜
聞加爭議，彷彿是層出不窮的了。
但無論怎麼說，女王仍然是國家的象

徵。美國前總統小布什，給人的印象就

是一個牛仔。他大大咧咧跑去英國訪
問，英國人按照慣例安排年老的女王一
起參加活動。沒有女王，在英國，似乎
是完全不能想像的事情。
就當今世界現存的王室而言，英王室

大概是最早放棄權力的。經過數百年來
的努力，他們贏得了世人的尊敬。而英
國納稅人之所以能夠容忍、甚至歡迎這
麼一個王室存在，顯然也與王室放棄權
力、自己主動或者說半推半就走入籠子
裡有關。
知進退，所以有尊嚴。
現在，他們的家族中終於又添新丁。

雖然有人為此重複喬治·奧威爾的話
說，「人人生而平等，但是有人天生比
別人更加平等」。但是，這樣的話語只是
少數。
有媒體稱，凱特分娩後，有名叫阿曼

達．溫妮的女子準備了一張賀卡，同時
附上十英鎊的禮金，希望查理斯幫她轉
給凱特。對此，已經做了爺爺的查理斯
王子非常高興，圓滿地完成了任務。這
件事讓我想到我們小區的一位暴發戶，
他兒子前不久新婚，排場浩大奢華。換
作是我，無論如何是不敢拿十塊錢的份
子錢去湊熱鬧的。雖然，我那個惡鄰並
沒有查理斯的條件好。
童話裡，王子一般是穿㠥白色西裝的

翩翩少年。他們有時運氣很好，能夠闖
入沉睡百年的古堡，吻上睡美人的紅
唇。這種輕薄的把戲，有時候能夠拯救
一個王國，讓整個國家在瞬間甦醒。還
有的時候，王子會在盛大宴會上發現美
麗的女孩子，給她一隻玻璃鞋子。他不

知道，那女孩有一個繼母，背後有哀婉
動人故事⋯⋯至於另外一些王子，偶爾
會坐㠥大船去遠航，娶一位中國的或者
波斯的公主，斬殺惡魔。
童話總是童話，童話遭遇現實總是千

瘡百孔。就像張愛玲筆下的那襲袍子，
慘不忍睹。
一三三七年，法王腓力六世企圖收回

英王愛德華三世在法國的領地，兩國戰
爭爆發。一三五六年，英軍生擒法王約
翰二世。有記載說，當年被俘的約翰騎
㠥一匹美麗的白馬走過大街，惹人（當
然是女性）愛憐。
以上，據說是所謂「白馬王子」的由

來。身為男性公民，我對白馬王子確實
沒有興趣。畢竟，普天之下，同性相
斥。倒是英王室能夠始終保持尊榮這件
事，讓人回味良久。

一覺醒來，卻是日本京都的七月。走到街頭，隨處可見不少人家的
門上掛起了小掃把似的「祇園祭」護符，穿和服的人也比平時多了許
多。聽人說四條一帶已經實行交通管制，因為今天正是「山鉾」巡行
的日子。祇園祭始於貞觀十一年，至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歷史了，
但我對於眾人狂歡的操弄總有點敬而遠之的感覺，於是一路去了大德
寺，倒不是因為一休和尚曾任這裡的四十七代住持，而是想看看有
「現存水墨山水畫的壓卷之作」之稱的兩幅山水畫，它們是南宋李唐的
真跡。
沒想到由兩個別院，二十一座「塔頭」組成的大德寺，除了三、四

處開放以外，其他都是謝絕參觀的。直奔高桐院，卻被告知李唐的畫
是「國寶」，即便花了四百日幣的門票錢，也是無緣謀面的，於是去了
另一處開放的龍源院，看了一回日本最古的方丈遺構。
被包圍在現代都市建築中的大德寺，幾乎是一處獨立的聚落，一條

條巷子的兩邊都是被稱作「塔頭」的寺院，各自建築的古樸，古樹林
木的深幽寧靜，加上遊人的稀少，讓人在感受山林之趣以外，很少在
表面看到廟宇線香的煙霧中滯留㠥某種靈魂的不安，倒有幾分脫離了
喧囂，找到了與靈魂對話各得其便的感覺。在空無他人的龍源院裡泡
了很久，才體會到無論是面前被稱為日本最小的石庭「東滴壺」，還是
主庭「一枝坦」，都表現了一種無以測其深淺的感悟。所謂「至理幽
微，非言說之所及」，於是自己竟然也有了幾分「通得意之路」的欣
喜。
《文選．王簡棲頭陀碑文》說：「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

庇經像。」方丈延續了《淮南子》中「聖人處環堵之室」的傳統，長
一丈，高一丈為堵，「環堵」也就是方丈。龍源院的方丈遺構，也遵
循了這個原則，從這裡也再一次讓人體會到了日本文化中善於保存各
種古物古事的特點。
從1590年到1624年，日本在準備侵略朝鮮、中國之際以及侵朝以

後，朝鮮的使節團也先後四次被安排在大德寺下榻，在這裡一次次經
受家國之痛的屈辱。
回程經過祇園，卻看到那並不是想像中佛寺，而是神社；而且是祇

園，不是祗園。於是不免發生了興趣，信步走進去看了下，有說明
說：傳說他們供奉之神的素戔鳴尊，曾是祗園精舍的守護神，而素戔
鳴尊和其他神社中祭祀的諸神一樣，大多又是從古代新羅、百濟、高
麗人帶到日本的，神祇的「祇」與表示恭敬的「祗」不是一回事。
祇園祭的主角是「山鉾」，巡遊的時候，「山」由十四人到二十四人

抬㠥走，「鉾」則有輪，由三五十人拖㠥走。令我感興趣的是，三十
三個「山鉾」中，還有伯牙與鍾子期故事的「伯牙山」、孟嘗君過關的
「函谷鉾」、二十四孝的「郭巨山」和「孟宗山」、白居易與道林禪師故
事的「白樂天山」、鯉魚跳龍門的「鯉山」，還有因為堯治天下無訴
訟，以致雞築巢於鼓上的「雞鉾」。
遊完京都坐新幹線到福岡遊太宰府，並去拜訪了中國駐福岡的丁劍

領事，在他和當地一名議員及一名社長的帶領下，參觀了學校和核電
廠，所到之處，都感受到了日本民間希望通過交往，促進和平友好的
期望，既然如此，我也呼籲日本的民間人士，也能多多到中國來交
流，特別是兩國出現外交困難的時候，如果不交流難免產生誤會，就
像我之前對於祇園祭的缺乏了解一樣。

京都福岡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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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某「氣功

大師」被質疑

後，說出：我

用氣功隔幾十

米 都 能 戳 死

你！而質疑者

回應：如果您

決議戳死我，

我在北京隨時

恭 候 閣 下 前

來，如果等您

不來，不排除

我在媒體記者

的陪同下，到

你家門口接受

你 的 親 自 檢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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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架山 網上圖片

■大德寺龍源院。 網上圖片

■威廉王子和懷抱小王子的凱特王妃亮

相。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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